
♣ 杨水林

踏雪寻梅（外一首）

在冰清玉洁的日子里
我们相约踏雪寻梅
山野间，银装素裹
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
心涧里，漾开泠泠的古弦清商

抑或是王安石笔下的那枝梅
搅动了心湖涟漪
抑或是陆游留下的咏梅诗篇
将思绪牵向驿外断桥边
于是，时光被揉碎成漫行的脚步
周身的暖意，随长风缓缓消融

不问屐痕叠过几重径
不数衣衫拂过几道岭
终见红梅含笑绽胭脂，绿梅舒蕊漾清欢
白梅傲然展风华
腊梅于蓝天白云间玉树临风
那一树树梅影，破寒而生
引喜鹊踏枝啼暖
招笑语落镜，定格眉眼风采

此刻，梅瓣吻雪雪映梅
雪絮沾颜颜映雪
冬日暖阳，温软地漫过肩头
物我相融，天地同契
晕染一幅自然天成的水墨长卷
皆为赴一场“聊赠一枝春”的心愿
也为揽一缕暗香浮动的清欢雅趣

腊八粥

一碗盛满年味的腊八粥
从时光的长河里逶迤而来
那些用粥食祭祖的民间礼仪
把腊八粥的诸多故事重温

跨过喷香的门槛
乡愁越过万水千山
被一场纷飞的大雪安顿
从此，小年拉开大年的序幕
轻轻挥洒自信和笑容

聚灶、品味、忆苦、思甜
这些细致的心灵追忆
被爆竹引领
依次走进一个民族的眺望
在浓郁的民俗里
打开炎黄子孙那思乡的情结

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当新春的脚步渐行渐近
一碗腊八粥唤起的热忱
不仅仅是民俗文化带来的情愫
更是人们对新年的希冀和遐想

诗路放歌

♣ 龙建雄

一个人在家吃饭 寻常滋味长

雪映梅花雪映梅花（（国画国画）） 张富有张富有

2024年 12月 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
员会第19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
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春节申遗成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
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作为
申遗发起人之一，作家冯骥才在申遗成功后第一
时间编著了《过年书》，该书收录了冯骥才的《过
年》《花脸》《春节八事》等50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
和采访，并配以30余张彩图，从春节回忆、春节习
俗、对春节相关民俗的抢救到对春节的展望，全面
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是了解春节的入门读物，

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绝佳读本。
“过年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最大的节日。

每逢过年，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阳历换成阴历，平日
里积攒的生活兴劲儿也会在这时全部释放出来。
旧时，即使再穷的人家，也要炖一锅肉，备两瓶酒，
请人用红纸写些吉祥话儿粘贴在门板上；姑娘们
会买上三尺红头绳，小小子则会放一挂小钢鞭。
对于含蓄又温厚的中国人来说，每一次过年，都是
民族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与加深。”冯骥才在书中
表示。

《过年书》的出版，对于传承和弘扬春节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春
节的历史和文化，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一个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春节文化将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荐书架

♣ 省登宇

《过年书》：全面阐述春节的文化内涵

人与自然

♣ 韩红军

摇曳的茅草
雪后，天地素白。
远处的一行老杨树身披雪衣，凝然不动；

枯瘦的野草躲在雪下，悄无声息。只有几棵
茅草在雪地里摇曳。

再大的雪，也盖不住茅草。虽已枯黄，腰
身却依然柔软、轻盈。不必是狂风，只需一丝
丝的细风，它便会不停地摇晃。即使风停了，
它也可能调皮地细摇轻晃几下，那般的漫不
经心，悠然从容。在这摇曳间，摇掉了寂寞、
摇走了清愁，也簌簌摇落了头顶的白雪。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或许不是重与刚，
而恰恰是轻与柔。”柔弱的茅草，最懂得放低
自己。正是这低伏与摇动，让它从沉重的覆
盖下脱出身来，摆脱被掩埋的厄运，在旷野里
活成一道温柔的弧线。

从春摇到冬，必将又从冬天摇曳到下一
个春天。摇曳的茅草，叶子细长软柔，状如丝
绦，在《诗经》里，便用来捆扎最纯真的情意。
或是“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或是“白华菅兮，
白茅束兮”，英俊勇敢的少年用白茅扎束的礼
物，最能打动貌美如玉少女的心……拂过风，
沾过露，染过霜，又浸着月色，柔软之茅草、洁
白之茅草，是纯洁与和美的最佳意象。也喜
欢诗中“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和“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这样的句子，“荑”即茅草，“柔荑”
是比丝娟更光滑的滑、比春水更柔软的柔。
茅草洵美，女子洵美，爱情洵美。

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茅草洵美且实用。
深秋，乡民将半枯的茅草收割后，成捆堆在屋
檐下，或留待冬季喂食牛羊，或用来搓绳、编织
垫席，或用来缮补屋顶。茅草较一般草类细长
且具韧性，不易腐烂，可为人畜遮风挡雨、避寒
存暖。“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可
能正因旧时盖房筑舍多用茅草，故而不论是用
的麦秸、芦苇、稻草，统称为“茅屋”。

最不济，它也可用作烧饭的柴火。茅草
易燃，如我这般的烧灶生手，在冬天最喜欢用
它，一点即着。灶膛中翻腾而起的火苗，温暖
着冻裂的手和脸，升起的轻袅炊烟中，也裹挟
着诱人的饭菜香……

童年的记忆中，最鲜活最晶莹的部分，

总与“吃”纠缠着。香甜的食物，如同春天田
野里开出的一朵朵鲜花，美丽、美好、美妙，
诱人、醉人、可人。每年的春天，甩掉厚厚的
棉衣，我和小伙伴早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斜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呼啸来到河滩
地。拨开茅草叶子，在根部寻找新冒出的嫩
芽——茅针。

切不可用蛮力，只有轻轻捏着芽尖，匀力
上拔，方能采到完整的茅针。“茅针香软渐包
茸，蓬藟甘酸半染红”。两头尖、中间鼓的茅
针，其实是刚长出的茅草花序，外层包着黄绿
的嫩皮，剥开能看到含有水分的花穗，白白
的、绒绒的。放进口中，有清清的草气和淡淡
的土腥味，使人迷恋的是一线细津津、凉丝丝
的甜。这是春天，赠予我们的第一口“甜”。

一旦入了夏，甜就流向了根部。茅根，是
另一口“甜”，难怪小伙伴们直接唤它“甜甜
根”。黄河滩上多是相对松软的沙土，在茅草
根部徒手挖几把，便能看到横生的茅根，细长
洁白，段节间长有黄色的绒毛。抖掉茅根上
的沙土，放到河水里冲一冲，或者直接用衣袖
捋一捋，便塞进口中大嚼一气。如食甘蔗，吸
吸溜溜，咽下甜汁，吐出残渣，又去刨寻另一
棵茅草。

茅根挖得多了，一时吃不了，还可晒干
后，卖到乡里的供销社。听大人讲，茅根也是
一味药。读书后，泯然杂草的茅根在《本草纲
目》也是大名鼎鼎：茅根“甘能除伏热，利小
便，故能止诸血，哕逆，喘急，消渴，治黄疸水
肿，乃良物也”。不但是茅根，书中提及茅草
的叶、茎亦可入药，具凉血解毒等多种功效。

原来，坚韧又谦逊的茅草，如此神奇，不但
从头到脚都是甜的，而且从头到脚都是宝贝。

三月春归，茅根发芽；五月夏至，抽穗开
花；十月秋深，花絮随风飘，花籽满天涯。寒
来暑往，枯荣变换，茅草在摇曳中绿了又黄，
黄了又绿，诉说着岁月悠长。

“茅草，茅草……”此刻，站在无垠的雪
野，再次唤起这熟悉的名字，忽然觉得周身暖
暖的，齿间仿佛又泛起了那清冽的、来自泥土
深处的甜。

总会有一些时间，独自一个人在家。
爱人和女儿很放心，因为她们知道，我一个

人也不会马虎自己。一本书，一台电脑，或一场
关注的网球赛，一段慢悠悠的惬意时光。

说不马虎自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也会做
饭。做饭的序曲，从“想”开始。家务琐事做完，书
房阅读良久，伸伸懒腰，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轻问
自己：今天想吃点什么？是青菜大杂烩的集合，还
是需要一碗辣椒炒什么的灵魂刺激？这“想”，没
有多少迁就，也无须左右权衡，就是脑海里闪过的
一念头。

一个人下菜单，毫无压力。在手机APP上
选菜，从容得像是在珠江绿道上漫步。没有摊主
对你极力的推荐，也没有其他顾客与你争先恐
后，更不需要你跟家人有商有量，看着手机上的
照片，感受那每一样菜的饱满生机。要想“短平
快”，半成品菜单里有不少选择，只需送来后再清
洗就可以下锅，省去了剥皮、拣叶、切细、宰杀等
中间环节；要想尝新与尝鲜，空运来的大西北、大
东北时令菜随便挑，那老家湖南打过霜的菜也任
意选。电商平台的便捷，“菜篮子”在手指滑落
之间就轻易完成。

拎菜走进厨房，时光的流速便自觉地缓了下
来。水龙头洗菜的“哗哗哗”流水声，刀落砧板上

“笃笃笃”的节奏，电饭煲时不时跳跃数字“嘀”的一
声响脆，构成了一个人的厨房“交响乐”。热锅，下
油，看到、听到葱姜蒜末辣椒圈在油温的催化下爆
出一声“滋啦”，那是美味交响乐最悦耳的定音。那
一刻，我心无旁骛，所有心力都系于锅铲方寸之
间。工作的烦恼，俗事的纷扰，外界的喧嚣，统统都
被抛去了九霄云外，眼前只有锅中菜肴的生熟，每
一次翻炒，好像是在帮自己理了又理心绪。

用什么菜碟装菜，这是做菜极有仪式感的
一部分。素白的瓷盘装碧绿的青菜，半深不浅的
四方碟里放辣椒炒菜，粗陶的海碗盛浓郁的汤。
打上一小碗白米饭，端坐于桌前，不要急着动筷
子，看着饭菜热气袅袅升腾，闻着四溢飘香的味
道，那刻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是繁，是简，是
浓，是淡，都不重要。所谓“丰俭由人”，此刻不是
经济上的考量，而是心灵的自我渴求。开餐吃
饭，慢嚼细吞，一个人独享片刻清静，不超量，不
暴食，这是对自己身体最起码的尊重和爱惜。

一个人在屋，家又恢复了最初的安静，我继
续阅读，或用电脑码字，或在懒人沙发小憩。我
不想马虎自己，也没有敷衍对待一餐一食。我
心安宁，等待着最爱的那两个人开门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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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
人生讲义

♣ 冯 倩

离开黄河边久了，故乡的模样在记忆里慢
慢褪色。可肠胃还记得，像是埋着个小小的指
南针，冷不丁地，就会指向某个方向——比如那
碗油茶。

那家铺子开在县城最热闹的地段。十字街
口，人来人往，是那时顶繁华的去处。那铺子挤在
各种店铺中间，门脸窄窄的，屋檐低低地压着。冬
天推开门，白茫茫的雾气便扑面而来，把人一下子
裹进温软的梦里，外头的车马人声都远了、淡了。

掌柜的话少，只专心侍弄他那把紫铜长嘴
壶。壶身擦得锃亮，映着炉火的光。水烧得滚
沸，他手腕一抬，壶嘴高高扬起，热水冲进盛着
炒面、芝麻、花生碎的粗瓷碗里，“滋啦”一声响，
像是什么东西被惊醒了。麦子与坚果被烫透的
香气轰地炸开，霸道地占满整间屋子。

我最爱捞沉在碗底的面筋。那面筋泡得软
软的，吸饱了咸香的汤汁，咬下去韧韧的，有股
子扎实的劲儿。三毛钱一碗，这在当时不算便
宜，父亲偶尔才会带我去。坐在磨得发亮的条
凳上，双手捧住粗瓷碗，看热气一缕一缕往上升
腾，在眼前织成一片朦胧的纱。窗玻璃上结着
好看的霜花，外头的天是青灰色的，街上的人缩
着脖子匆匆走过。可碗里的世界是暖的、黄的、
稠稠的，像把一整个冬天的阳光都收在里面了。

一口下去，先是烫，接着是温，最后是妥帖
的暖意，从喉咙一路滑到胃里，再慢慢地，向冻
僵的手指脚尖蔓延开去。身子就这样一点一点
地松下来，软下来。铺子里坐满了人，呵气声、
啜饮声、碗勺轻碰的声音，混在香气里，嗡嗡的，

让人昏昏欲睡。
现在想来，油茶的好大约就在这“糊”字

上。什么都温温和和地混在一处，分不清哪是
芝麻哪是花生，哪是昨日哪是今朝。可那份厚
实的、笃定的香，是真真切切的。倒是像极了我
对故乡的记忆——许多人事的轮廓都淡了、模
糊了，十字街的繁华早已换了模样，可那股子温
厚的暖意，却还停在舌尖上，顽固地不肯散去。

家里的味道，是另一种记认。母亲系着围裙
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是我童年最安心的图景。
她做的肉夹馍，是别处寻不到的滋味。馍要烙得
两面焦黄，在铁锅里滋滋地唱着歌，麦香混着焦
香，霸道地往人鼻子里钻。肉是清早去集市挑的
带皮五花，在砂锅里用文火咕嘟着，香气一丝一
丝地渗出来，浸透了厨房的每个角落。剁肉时，
她总要细细切一点青椒碎，绿莹莹的，像早春刚
冒头的草芽，一下子就把醇厚的肉香点亮了。

我常常趴在厨房的门框上看。西晒的太阳
斜斜地照进来，把母亲的影子在水泥地上拉得
老长老长。锅里冒出的白气氤氲着，把她花白
的鬓发打湿了，软软地贴在脸颊上。她转过身，
在洗得发白的围裙上擦擦手，递过来一个夹得
满满的馍：“趁热吃。”

咬下去，先是脆壳破裂的轻响，接着是馍芯
的柔韧，然后是酥烂入味的肉，和着青椒那点儿
清爽的微辣。各种滋味在嘴里层层叠叠地化开，
最后都融成了“家”的滋味——那里面有灶火的
温度，有黄昏的光影，有母亲手上总也洗不掉的、
淡淡的葱姜气息。后来走南闯北，吃过许多地方

的肉夹馍，有的肉更精瘦，有的馍更酥脆，可总觉
得，都没有那个漫长午后接过手里的那个厚实、
熨帖，能把一整颗心都安稳地放进去。

在开封上学时，校门口那家烩面铺子，成了
我们青春的驿站。

店面旧旧的，木头桌椅被岁月磨得油亮，泛
着温润的光。我们三五个同学，常挤在一张吱
呀作响的桌子旁。师傅就在店堂里扯面，手臂
一扬一收，面饼便成了宽宽的面片，在空中划过
一道弧线，“啪”地落进翻滚的浓白汤里。汤是
羊骨熬了又熬的，上面静静漂着金黄的油花。
海带丝切得细细的，鹌鹑蛋圆滚滚的，还有几片
薄薄的羊肉，都乖乖沉在碗底，等着被发现。

我们吃得额头冒汗，眼镜片上糊了白茫茫
的雾。那时说了些什么呢？关于未来，关于远
方，关于一些稚嫩却炽热的理想。大多记不清
了。只记得那汤滚滚的热气熏着脸，记得面咬
在嘴里扯不断的筋道，记得那个年纪特有的、没
来由的欢喜与轻愁。窗外的梧桐，叶子绿了又
黄，我们就在这一碗又一碗面的热气里，送走一
个又一个黄昏。

如今才懂得，好汤都是熬出来的。羊骨头
在深夜里独自咕嘟，鲜味才肯一丝丝地交出自
己。日子，大概也是这么熬的。那些年轻的、躁
动的心事，在时间的文火里慢慢沉静，慢慢醇
厚，最后都成了生命碗底最扎实的滋味。

离开那片土地竟已这么久了。十字街早不
是记忆里的模样，油茶铺子无处可寻，掌勺的人
或许已拄上了拐杖。母亲的手艺我也终究没能

真正学会。可有些东西，它似乎并不需要被带
走。它悄悄地长在味觉的根上，平日静默着，等
你在某个异乡起风的黄昏，或是辗转难眠的深
夜，忽然渴望一口热乎的、踏实的慰藉时，它便幽
幽地醒了，带着故乡晨雾的湿度和炊烟的弧度。

这些年，走过不少路，尝过不少新鲜奇巧
的滋味。可肠胃最念想的，到底还是那些最寻
常的——早晨一碗糊糊的油茶，黄昏一个烫手
的肉夹馍，冬天一大碗滚滚的烩面。它们不名
贵、不稀奇，却是从那片黄土里长出来，从祖辈
的掌心传下来，从平凡的日子里一天天熬出来
的。吃进肚里，就觉得踏实，觉得脚下有根，心
里不慌。

前些天夜里，不知怎的，忽然想喝油茶了。
自己照着记忆试了又试，面糊不是稠了就是稀
了，那股子朴拙的焦香，怎么也复刻不出。炉火
明灭间，忽然明白——有些滋味，本就是带不走
的。它和那片土地的血肉长在一起，和那些早
晨清冷的吆喝、黄昏鼎沸的人声长在一起。我
能带走的，不过是记忆里那一点温乎的气儿，在
往后许多个异乡的夜里，小心地捧出来，暖一暖
肠胃，也暖一暖那颗偶尔会思念、会迷路的心。

寻常的滋味才最是长久。它不急着惊艳
你，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陪着你的三餐，
陪着你的晨昏，像故乡那条沉默的大河，静静地
流过你的童年，流过你的青春，最后深深地流进
你的血脉里。走得再远，一回头，仿佛它还在那
儿，在记忆的十字街头，温温地冒着白气，等着
你说一句：“老板，一碗油茶，多放面筋。”

民间纪事

♣ 杨万林

曹家湾的故事
曹家湾的名字，是嵌在《卷席筒》唱词里的

乡愁，是刻在曹氏族人骨血里的传奇，更是系着
一方水土记忆与文化根脉的绳结。从曹家湾到
曹村，一个地名的更迭背后，藏着家族的隐忍与
坚韧，裹着戏曲的传承与流变，也载着故土岁月
里的怅惘与眷恋。

“我的家住河南登封小县，离城二十五里曹
家湾……”曲剧《卷席筒》里苍娃的悲怆唱词，总
爱从记忆深处钻出来，勾得人心尖发颤。恍惚
间，老东庙门前光绪年间的券门大戏楼飞檐翘
角，檐角铁马叮咚作响；昏黄马灯在戏台上晃出
朦胧光晕，老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条石上听戏，嘴
角噙着笑意，烟袋锅明灭可见。戏文的腔调混着
晚风里的蝉鸣，声声入耳，拂过心尖，恍若昨日。

我是土生土长的曹村人，村里的老人们却
总爱摩挲着村口那盘被岁月磨平棱角的石碾，
指尖划过碾盘上深深浅浅的纹路，眯眼念叨：

“娃啊，咱这地方，早先不叫曹村，叫曹家湾。戏
文里唱的‘离城二十五里’，是老辈人一步一步
量出来的——从登封县城到曹家湾的山路，弯
弯绕绕，不多不少，正好是这个数。”

相传古时，这片嵩山坳里曹姓族人聚族而
居。青石板街巷顺着山势蜿蜒交错，像缠绕在
山坳间的玉带；泥墙黛瓦的院落错落有致地嵌
在绿荫里，院墙上爬满牵牛花与丝瓜藤，藤叶间
垂着嫩黄的花、青嫩的果。炊烟顺着山势袅袅
升起，缠缠绵绵飘向云端；田垄在房前屋后层层
铺展，春日麦苗漾着新绿，翻涌成碧色的浪；秋

日谷穗坠着金黄，沉甸甸压弯了秸秆。鸡鸣犬
吠声此起彼伏，日子过得安稳又踏实。关于曹
姓人家的来历，村里一直流传着耐人寻味的说
法——他们或许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这话
无泛黄族谱佐证，亦无残断碑文可考，却像一粒
深埋的种子，在岁月风雨里悄悄扎根，生出几分
传奇意味。

上初中时，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踩着田埂
路过村西头朝阳寺南边的那片地。那里曾有一
方三丈见方的柱形土坡，草木葳蕤，酸枣树、野
荆条肆意生长，荒草掩映间，能隐约看见几块青
灰色砖石，像是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每次路
过，都会听到村口老人说：“那土坡底下啊，埋着
的是曹操墓哩，说不定是咱曹家湾老祖宗的亲
眷。”而朝阳寺现存的万历二十四年石碑，其上

“县冶东三十里曰曹公墓”的刻字，为这个百年
传说添了几分厚重的历史质感。后来大集体时
期那方传说为“曹操墓”的土坡被夷为平地。而
曹家湾这个名字，成了这片土地独有的印记。

这个故事明末清初被编成戏剧，在豫西一
带广为流传，戏名从《曹宝山中状元》几经改

换。解放后，登封县文化馆何国政与著名作家
李准对其改编，定名《卷席筒》，由登封曲剧团搬
上舞台，甫一亮相便惊艳四座。后来登封曲剧
团被开封地区收编，更名“开封地区曲剧团”。
改革开放后，郑州曲剧团复演此剧，著名演员海
连池饰演的“苍娃”形神兼备，把那份憨直与孝
悌演得入木三分，后拍成电影，遂成一代经典。

戏文里的曹宝山，并非正史记载的人物，却
是民间传说中响当当的清官。他寒窗苦读数十
年，一朝得中状元，受朝廷钦命任河南巡按，执
掌地方监察、刑狱审断大权。这位新官上任要
断的头一桩案子，竟是自家的冤案。

他的继母赵氏心肠歹毒，为独吞曹家家产，
在丈夫曹林的汤药里下了剧毒，又行贿官府反
诬告儿媳张氏谋杀，将其打入死牢。曹宝山的
继弟张苍娃，心善如清泉，念着曹家一脉香火，
主动到官府自首，谎称自己是下毒真凶，甘愿替
嫂受刑。昏官收了贿赂，不问青红皂白，将苍娃
判了死罪。沿途恰逢曹宝山巡查州县，这桩冤
案才迎来一线生机。

洛阳察院公堂之上，犯人蓬头垢面，枷锁沉

重，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曹宝山起初竟不知，
这个甘愿赴死的“曹张苍”，就是自己日思夜想
的继弟。赵氏巧舌如簧，哭哭啼啼颠倒黑白，却
做贼心虚，被曹宝山三言两语问得破绽百出，浑
身筛糠般发抖。最终，供出下毒、行贿的全部实
情。真相大白，曹宝山当堂赦免张苍娃与张氏，
将赵氏打入死牢，一桩冤案尘埃落定。

这段公案却成了曹家湾的灭顶之灾。老人
们说，消息传到京城，朝中奸佞小人诬告他“营
私舞弊，偏袒亲属”。龙颜震怒，一道圣旨下来，
便是株连九族的重罚。

消息传到曹家湾的那个夜晚，整个村落死
寂一片。曹姓族人紧闭门窗，不敢点灯，借着窗
缝漏进的微光，面色惨白地围坐一处，空气里满
是绝望。不知是谁先咬着牙挤出一句“改姓
吧”，天蒙蒙亮时，开门的村民面带一夜未眠的
疲惫，再开口时，都成了“赵家人”。

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可那些改姓求生的曹
姓族人，再也没有改回原来的姓氏。“曹家湾”这
个名字，也慢慢被“曹村”取代，只在《卷席筒》的
唱段里，在老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里，还能寻到
一丝踪迹。

这便是曹家湾的故事。它是一枚记忆之
锚，锚定了一代人的乡土情怀；它是一曲生存之
咏，吟唱着乱世里小人物的隐忍与坚韧；它更是
一脉文化之流，让民间传说与戏曲艺术在故土
之上生生不息。曹家湾的名字或许被岁月掩
埋，但它的故事，从未真正走远。


